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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吴永生出生在昆明昆
阳，11岁时与舅父一起来到大理学习
木工，1942年底开始在一家医院学习
医务工作，由于天资聪颖，被老师和同
学称为“诸葛亮”。1951年开始至退休
期间，于现云南省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
从事他一生热爱的医学事业46年。

“46年的医务工作经历让他深
知，让学医的学生能在遗体上实习与
操作的机会非常有限。”吴玉明说，

“他曾说遗体被埋在泥土中朽坏或被
火烧化为灰烬，太可惜
了。他希望今天在大理
的医生、在大理医学院的
学生，能有更多的实习和
操作的机会，所以他把自
己的遗体捐赠给他们，希
望他们在自己身上动千
刀、动万刀，也不愿意未
来成为医生的他们在施
行手术的过程中，在病人
身上错动一刀。”

今年清明节，吴玉明
接到大理大学基础医学
院老师的来电，学院在实
验室做了一块遗体捐赠

者纪念墙，这让吴玉明十分感动：“我
们非常感恩，倍感温馨，这让我们家
有一个缅怀亲人的地方。父亲对生
命高度的认知和实际行动颠覆了我
死后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继父亲之
后，大理地区一些朋友和爱心人士也
愿意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祖国的医
疗事业，先后到大理州红十字会咨询
和登记，让我看到关于生命意义的新
的解读，将来母亲和我也都将加入到
遗体捐赠的队伍中。” （春城晚报）

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刀万刀
也不愿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

大理93岁老人留下生命“最后的馈赠”

目前，无论是患者
还是医生，大多数人认
为帕金森病就是“抖”和

“僵”，治疗主要靠西
药。但实际上，中西医
结合才是帕金森治疗的
真正出路。

2015年，易可中医
院创始人之一、上海曙
光医院神经内科原主任
魏江磊教授，采用中西
医结合的方式，对帕金
森病的研究获当年“上

海中西医结合科学科技
三等奖”。项目临床数
据统计显示，其主推的
中医脏腑辨证施治疗法
可减少患者 16.29%美
多巴用量，并减少了长
期用药引起的运动或非
运动并发症的发生。

为更好挖掘中医药
在帕金森治疗上的潜
力，他将获奖项目在无
锡落地，形成了《帕金森
病FIX立体定向干预治

疗体系》课题，并成为
2020 年无锡中医药管
理局立项科技项目。

（江南）

帕金森病中西医结合新疗法

近日，有一名网友发文怀念自己的外公。这位网友写道：“外公
辞世之后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存留选择了一个崇高的职业
——大体老师。”

在大理大学遗体捐献纪念墙上贴着这位大体老师的“入职介
绍”，老人生前是云南大理州的一名医生。发文的这位网友回忆，外
公去世前说过：“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刀万刀，也不愿在患者
身上划错一刀。”

看到这位网友的分享，大家纷纷红了眼眶并向老人致敬。

这位93岁的老人名叫吴永生，
曾是云南省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
医生。在他去世后，其子女遵从其
遗愿，将其遗体捐赠给了大理大学
基础医学院用作医学教学。

为了解更多关于吴永生老人的
故事，记者在大理下关见到了吴永
生老人的大女儿吴玉明。她对于父
亲捐赠遗体一事受到大家的关注，
显得有些意外又平常，拿出厚厚一
摞父亲遗留下来的泛黄的、珍贵的
全英文医学书籍，开始讲起了自己
的父亲。

“父亲和母亲要捐赠遗体的想
法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那是20多
年前的事了。有一天，我们在厨房
做饭的时候，我父亲很随意地聊到，
以后他们去世了希望把遗体捐给学
校，做教材用。”一向认为人应该“入
土为安”的吴玉明当即明确反对了
父母的这种想法，“我直接就哭了，
我母亲还笑着开玩笑说‘我们还健
在呢，你哭什么？’”本以为此事就此

打住了，不成想，吴永生夫妇二人每
年都要就遗体捐赠的事试图说服大
女儿。

吴玉明说：“其实他们第一次跟
我说之前就下定决心，只是装作随
意跟我提起，后面的每一年他们都
跟我商量，但我每一次都拒绝。一
方面是传统观念让我不能接受，另
一方面是因为他要捐赠的大理医学
院是我每天出门必经之地，想象着
他们就那样躺在离我咫尺之遥的地
方，我怎么承受得住啊！”

直到2008年，见父母实在是铁
了心，面对年纪越来越大的父母，吴
玉明心软了，“作为儿女，还是应该
要帮父母完成夙愿。”吴玉明在征得
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弟弟同意后，开
始与大理州红十字会联系，并为父
母取得遗体捐赠的证书，这也是大
理州红十字会的首个遗体捐赠证
书。2018年4月的一天，吴永生在
凌晨去世，享年93岁，遗体被捐赠
给大理大学基础医学院。

如果说为父亲捐赠遗体只是单
纯为了完成父亲遗愿，那么吴玉明真
正开始理解父亲是从去年梳理父亲
的生平开始的。“通过整理父亲的遗
物，我想我终于了解了父亲为什么会
做这个决定，解剖与被解剖，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传承与延续”，吴
玉明释怀地说道。

吴玉明发现，原来父亲一直保存
着不少珍贵的英文版的解剖学书籍，
包括《胸腔解剖学》《中枢神经解剖
学》《腹部解剖学》《脑部解剖学》等，
其中还有一本厚厚的、破旧的《格氏
解剖学》，这本于1858年问世，历经
40次的修订、再版，是名副其实的著
作、人体解剖学之最。看着父亲的遗
物，吴玉明觉得，如果没有那些爱心
人士和志愿者愿意捐献自己的遗体

用于医疗事业和科研事业，没有许许
多多的解剖医生和科学家的研究，这
些书里的成果就无法呈现出来，从事
医务工作的医生也无法从书本上学
习到解剖知识去治病救人。“这时我
才明白为什么父亲要把自己生命的
一部分，自己的身体，贡献给祖国的
医疗事业和科研事业”。

吴玉明说，1954年，父亲吴永生
曾去昆明学习解剖学方面的知识，他
常常一个人废寝忘食地钻进学习间，
在福尔马林液体中翻弄遗体，一丝不
苟地学习。“我长大后他开玩笑地告
诉我，那次的学习，他的手都被防腐
剂福尔马林液体泡坏了，但是他却特
别感谢那时候的解剖经历，也许也就
是那次的学习让他有了遗体捐赠的
想法”。

20多年前已决心捐赠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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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与被解剖，是一种传承与延续

“在泥土中腐朽或化为灰烬——可惜了”

大理大学医学科学馆的“行礼线”指示牌上，
写着“因为有过生命，因此便有了尊严！”


